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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纪兰 (左一） 作为中

国专家组成员参加了

中美长江口沉积作用

过程的联合调查研究。
左图： 苏纪兰院

士 在 2012 年 美 国 盐

湖城国际海洋科学大

会上回答提问。

参加中美长江口沉积作用过程的联合调查时， 考察队长
让他与美方科学家享受同样待遇， 他婉言谢绝道： “我是一
名中国科学家， 应该与其他中国考察队员吃住在一起。”

“千辛万苦证明一个猜想的瞬间很难忘”

“几次要求回祖国的就是你吧？”1957 年 ， 苏纪兰从台湾大学土木

工程系毕业， 然后服完一年半的预备军

官役。 之后的 20 年， 他都在美国度过。
初 到 美 国 时 ， 第 一 个 让 他 感 到

“shock” 的事， 却是一张表格。 当他去弗

吉尼亚理工学院工程力学系报到注册时，
里面有一个种族选项： white/colored。 苏

纪兰心想： 我是黄种人， 应该选 colored，
而不是 white （白种人）。 但是管注册报到

的负责人却把他的选项划掉， 对他说：
“colored 指的是黑人， 你算是 white。”

后来， 坐公共汽车时， 他发现公共

汽 车 前 面 的 座 位 都 是 保 留 给 “white
（白种人 ）” 的 ， 而后面的座位都是给

“colored （黑种人）” 的。
“美国有其美好的一面， 但也有其

不足的一面。” 苏纪兰说。
1967 年 ， 苏纪兰从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博士毕业后， 先后任教于纽约州

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程科学系和佛罗里

达州立大西洋大学海洋工程系， 其间还

在夏威夷地球物理研究所海啸研究中心

访问过一年。
“在我刚 到 美 国 的 时 候 ， 美 国 的

航空科学非常发达 ， 我的博士 论 文 就

是航空科学方面 。 我们毕业的 时 候 是

美国航空科学最鼎盛的时候 ， 每 个 人

毕业的时候都可以拿到好几个 工 作 机

会 。 但当时我们也认识到航空 科 学 在

走下坡 ， 而地球科学在兴起 。 我 的 好

几个同学都先后转入了与海洋 有 关 的

行业。” 苏纪兰说。
离开台湾时， 苏纪兰原来是想学成

后回台湾的。 但渐渐地他认识到， 中国

的前途在大陆。 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和

佛罗里达州立大西洋大学终身任教权都

没能磨灭他想回国的决心。
1972 年 2 月 21 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

乘坐的 “空军一号” 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尼克松走下舷梯， 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

周恩来伸出了手， 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

时代的开始。 尼克松访华后， 中国的大门

对美国打开了一些。
同年， 苏纪兰和其他旅美华侨组成访

华团回国。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他在人民

大会堂西藏厅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工作

人员向总理介绍他时， 日理万机的总理亲

切地说： “几次要求回祖国的就是你吧？
祖国欢迎你， 但还要请你等一些日子。”

这次接见使他终身难忘， 并坚定了他回归

祖国的决心。
之后， 在夫人袁立宜的支持下， 他们

到加拿大打听回国事宜， 后又向加拿大大

使馆 （那时中美尚未建交） 多次申请回国。
然而， 当时国内正处于 “文革” 动乱之中，
苏纪兰想要回国的想法一直未能实现。

随着 1979 年 1 月 1 日 《中美建交公

报》 生效， 中美正式建交， 苏纪兰和夫人

袁立宜终于顺利回到祖国。 回国后， 他们

来到位于杭州的国家海洋局二所工作， 他

做物理海洋学环流动力学研究， 夫人先在

二所筹建计算机室， 很快她又去了浙江工

商银行参与计算机中心的建设。
时至今日， 苏纪兰仍然坚定地认为，

如果再让他做一次选择的话， 他还是会

做同样的选择。 他说： “每个人的成长

历程中， 都会受到一些人或事的影响。
我的家庭教育， 年幼时我的亲戚、 老师

对我的影响， 在美国感受到的社会主义

思想， 让我始终有一个回到中国的想法。”

苏纪兰至今还坚持在中国海洋研究的岗位上， 并在各种国际场合为 “中国海洋” 发声。 （均采访对象供图）

1991 年 ， 苏纪兰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
除了投身各项海洋研究， 苏纪兰在

国际舞台上不停为中国海洋发声。 由于

他在国际海洋学术界的杰出活动， 继担

任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海 委

会 ） 西太平洋分委主席后 ， 又于 1993
年在巴黎举行的海委会第 17 次大会上

被 选 为 副 主 席 、 并 于 1999-2003 年 连

续两届担任海委会的主席。
苏纪兰觉得自己不像有些科学家，

咬定一条路雷打不动地走下去。 他个性

随和， 能够接受生活中出现的变化并作

出调整。
原先， 海委会在西太平洋本来没有

设置分委会， 只有工作组， 日本提出成

立分委会的想法 ， 这个分委会 包 括 中

国、 日本、 韩国、 朝鲜、 泰国、 印尼等

多 个 国 家 。 海 洋 局 当 时 对 苏 纪 兰 说 ：
“你去竞争副主席吧 ”。 苏纪兰立即就

说： “我对这个没兴趣”。 但是西太平

洋分委会成立半年后， 时任主席的日本

科学家不幸去世。 海洋局又动员苏纪兰

争取做主席， 当上升到国家荣誉时， 苏

纪兰便义无反顾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涉入了海

洋的国际事务工作中， 占用了我不少时

间。” 苏纪兰说。
相比于国际事务， 苏纪兰觉得自己

更喜欢做研究。 “我喜欢讨论， 我能在

讨论中发现做研究的乐趣。” 但是， 作

为一个能接受变化的人， 他也能在国际

组织担任主席中， 发现一些乐趣， 比如

推动一些事情、 维护海委会的权益等。
苏纪兰说。

过去， 中国的海洋学家和渔民、 渔

业等都是分开的， 而渔业界也没有那么

大的科研力量去研究海洋， 导致问题很

多。 苏纪兰补充说： “海洋里面很多的

现象是和搞渔业的人有关系。 比如， 台

湾北面有上升流， 台湾的渔业学家为什

么关注它， 因为跟渔业有关系。 海洋的

物理环境决定了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去研究海洋， 这个过程光是渔业部门是

不可能做到的。”
海洋环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需要以

多学科的视角去认识海洋生态系统。 国

际上从 1980 年代起大力推动海洋生态

系统动力学 ， 1990 年代苏纪兰也与渔

业海洋学家在我国共同推动 “海洋生态

系统动力学” 的研究。 促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 ‘973 计划’ 资

助了一些有影响的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

科研项目。
2006 年后 ， 在主持一系列的有关

我国近海生态环境问题的咨询项目过程

中， 苏纪兰认识到， 近年来我国沿海的

快速经济发展， 我国近海生态环境面临

严重的危机。 他利用不同的场合大声疾

呼 ， 唤起人们对此的重视 。 苏 纪 兰 强

调 ， 在开发利用海洋时 ， 要充 分 考 虑

这些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生态 系 统 服

务价值的冲击 ， 这样才能达到 可 持 续

发展的目的。
在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院长周

朦的印象中， 苏纪兰是一个性格和蔼、
工作勤奋的人。 周朦连用几个 “一定”：
“苏院士每天早晨 8 点半一定在办公室，
中午 12 点一定回家和他太太吃饭， 下

午 2 点钟一定回到办公室， 下午 6 点钟

一定回到家里和他太太吃晚饭。 晚上 8
点钟一定回到办公室 ， 工作到晚上 11
点再回家。 有一次， 我晚上 10 点 55 分

给他打电话， 他还在办公室呢！”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在 2013

年成立， 苏纪兰被聘为海洋研究院战略

发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交大指导

海洋学工作、 建设海洋研究院。 “过去

20 年来， 苏院士在中国的海洋事业的

发展上是一个积极推动者， 他是在真正

引导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在交大， 他

主要指导我们海洋科学要朝着哪方面发

展、 帮我们建立起自己的研究科学、 我

们未来的海洋研究生的培养应该要注意

哪几个方面等等。” 周朦说。
其实早在香港回归后， 苏纪兰便开

始推动香港科技大学 （HKUST） 成立海洋

系。 “上世纪末我去推动后， 他们建立了

一个 ocean science program （海洋科学小

组）， 不是一个系， 只是一个科学组， 那

时香港政府对海洋没兴趣。 今年 6 月初他

们再度邀请我去， 作了一个有关建立海洋

系的报告， 最近他们告诉我， HKUST 要

成立一个海洋系了。” 苏纪兰说。

“中国建立海洋系面临什么问题？”

苏纪兰回国后的第二年 ， 即 1980
年， 他作为中国专家组成员参加了中美

长江口沉积作用过程的联合调查研究，
这是建国后中美两国海洋科学家的第一

次合作项目。
由于两国思维方式不一样， 在沟通

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考察计划的制

订、 课题的确立、 人员的组织协调等方

面， 苏纪兰积极出主意、 想办法。
在他参加出海调查时， 考察队长根

据他经常要和美方科学家接触的特殊需

要， 想让他与美方科学家享受同样的待

遇， 与美国科学家共餐， 但他婉言谢绝

了。 他说： “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 应

该与其他中国考察队员吃住在一起。”
通过对中美长江口合作项目的研究

和对水文及泥沙历史资料的分析， 苏纪

兰发现潮流的不对称性对长江口最大混

浊带形成的重要作用 。 他就长 江 口 南

槽、 北槽两者在水文及泥沙上的相互影

响， 作了有说服力的分析。
从 1986 年起， 苏纪兰开始投身于

中日合作项目———“黑潮” 研究。 “黑

潮” 是北太平洋的西部边界流， 具有流

速强、 流量大、 高温及高盐等特点， 源

头是北赤道海流在菲律宾群岛东侧向北

转向而成。 主流沿中国台湾岛东岸、 东

海陆架的东侧北流， 直达日本南岸， 再

东向流回太平洋。 “‘黑潮’ 研究， 对

中国很重要。 这项调查研究扩展中国对

近海的认识， 是中国海洋研究走出近海

的第一个项目。” 苏纪兰说。
中日两国海洋学家就 “黑潮” 开始

了为期 7 年的联合调查研究， 苏纪兰是

这一项目的中方首席科学家。 通过这个

合作， 一批海洋学家成长了起来。 在对

“黑潮” 的研究中， 苏纪兰等的研究成

果论证了黑潮在台湾东北侧涌升东海陆

架的季节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台湾暖流

的内外侧分支结构及其与黑潮涌升的关

联、 琉球群岛东侧的琉球海流的结构与

变化等， 这些看法在后来我国及外国的

调查中皆得到证实， 由他参与撰写的有

关研究论文达 30 多篇。
在这之后， 苏纪兰又做了杭州湾水

系界面对悬浮物和污染物质迁 移 的 影

响、 象山港低频环流与水交换研究、 南

海北部环流、 渤海生态系统动力学与生

物资源的持续利用等课题。 谈到印象最

深的一次海洋调查研究时 ， 他 想 了 想

说： “每一次研究都很难忘， 这里可以

举一个例子。”
他说的例子是对海洋锋的研究。 海

洋锋是一种重要的物理海洋现象， 由于

锋面能有效地聚集和输运悬浮物质， 使

之在环境保护、 泥沙运移和沉积作用等

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对海洋锋的研究，
特别是对位于人类活动主要场所和河川

泥沙、 污染物质进入海洋必经之地或贮

存之区的河口羽流锋的研究， 是目前国

内外海洋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在做杭州湾水系界面调查时， 杭州

湾南面有大量泥沙沉积， 这吸引了苏纪

兰的注意。 泥沙来源肯定是长江， 但它

是怎么过来的？ 有可能是潮流把它从杭

州湾口外带进来的， 但长江在杭州湾内

形成的次级锋面也有可能携带泥沙进入

湾内。 作为做科学研究的人， 苏纪兰假

设杭州湾南面的高泥沙沉积与此锋面有

一定关系。
中国过去的海洋调查是船长说了算，

天黑了就要停下来， 但海洋的运动是不

分昼夜的， 苏纪兰当即对船长说： “那
怎么行？” 苏教授是 “外来和尚”， 不是

“小萝卜头”， “所以船长听了我的建议。”
当时我国海洋的调查工具和手段还

是很落后。 为了追踪水体是否沿锋面运

移， 苏纪兰他们用了几个竹竿子， 上面

用浮子稳定、 下面弄个十字架一样的东

西让竿子能跟着水流走， 看竹竿随着水

摆来摆去漂到哪去？ 天黑以后， 船也漂

着， 第二天早上醒来， 苏纪兰一看好几

个竹竿就在船附近视线内漂着。 顿时，
他很兴奋， 因为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在之后的相关论文里， 苏纪兰写道：
锋区悬移物质主要来源于长江口。 锋区

悬移物质运移模式概括为： 上层相对较

细的颗粒沿锋面向西南输送， 主要动力

作用来自沿锋面环流； 下层和底层相对

较粗的颗粒穿越锋面向低盐侧和浅滩区

输送， 主要动力来自潮生余流场和锋区

垂直环流与潮不对称引起的陷捕效应。
“证明一个猜想瞬间会让您觉得很

难忘？” 记者问。
“不， 经过千辛万苦证明一个猜想

的瞬间才会很难忘。” 苏纪兰纠正道。

去美国前在台湾的生活经历 ， 使

苏纪兰终究割不断对台湾的 “乡愁 ”。
“1979 年坐飞机从美国回大陆的时候是

经过台湾的东北角上空的 ， 从飞机上

俯望这个东北角， 我心情很难过。” 苏

纪兰回忆。
1991 年 6 月， 在苏纪兰的推动下，

大陆和台湾的海洋学者在杭州举办了

“中 国 邻 近 海 域 物 理 和 化 学 海 洋 学 讨

论”。 这次的海峡两岸交流， 是台湾开

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后的第一次大

规模学术交流。
“不 仅 仅 指 在 海 洋 领 域 ，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这 也 是 第 一 次 。 刚 开 始 推

动 的 时 候 没 有 得 到 什 么 资 助 ， 因 为

我 这 个 人 不 是 很 会 去 ‘忽 悠 ’。 台 湾

的 海 洋 学 者 们 都 以 旅 游 的 身 份 来 大

陆 ， 来 回 路 费 他 们 自 己 承 担 ， 我 负

责 他 们 在 杭 州 开 会 几 天 的 吃 住 。” 苏

纪 兰 说 。
在杭州的海洋学术流会议上， 苏纪

兰推动了 1992 年初春大陆和台湾的学

者在南海做相互配合的海洋调查， 并且

交换了调查数据。
后来在 1993 年厦门举行的第二届

海峡两岸海洋学术交流会议上， 苏纪兰

再次推动了于 1994 年夏季在南海的相

互配合的海洋调查。
除了推动大陆和台湾的交流 ， 苏

纪 兰 还 在 各 种 场 合 强 调 “理 解 海 洋 ”
的重要性： 人类活动导致海洋中存在

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 ， 这些问题

不能简单地被 “解决”， 而是应该理解

它们是怎么回事， 再去调整人类的用海

活动。
他说起了早些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

的污染问题： “英国人统治香港时， 声

称在香港不拿一分钱。 英国哪有那么傻？
它们把所有香港的大工程都给英国企业

承包， 例如回归前香港的新机场、 香港

的排污工程等。 英国在香港多年从未关

心过海洋排污的影响， 维多利亚港一直

是直接排放污染物质的海域， 并且总说

维多利亚港的污染是从中国内地过来的，
他们不污染我们。 其实稍微懂海洋学知

识的人都知道， 双方的排污都会影响对

方， 而香港污染内地水域的程度更高些。
在一番争议后， 我协助香港科技大学做

了一个与香港及其邻近海域海洋污染有

关的课题， 应该说研究结果证实了我们

的看法。”
在苏纪兰研究生学习时期， 有两个

影响他很深的德国同学。 他们信奉马克

思主义， 用唯物辩证法看待问题， 包括

科学的和社会的。 在苏纪兰看来， 唯物

辩证法是每一个做科学的人都会去运用

的方法。
苏纪兰说： “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

识自然界的一个有效方法， 我这两个同

学对于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很欣

赏， 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是毛主席把

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中国的革命， 成为适

合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跟他交谈的过程中 ， 能感受到他

很 想 用 中 文 很 诗 意 地 表 达 出 一 些 话 。
他向记者形容海洋时 ， 说完 “海洋在

我心中” 后， 只是顿了顿， 摆了摆手。
他不懂怎么去描述这个与自己相处一

辈子的东西。 他笑谈自己 “我有诗感，
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我是很喜欢诗歌的 ， 当然更多

的是指唱出来的歌 ， 很多的歌听起来

会触发感情 。 但是我的记性不好 ， 总

是记不牢歌词。” 苏纪兰说。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That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我们总有

一天能战胜一切/我从心灵深处， 坚决相

信： 我们会战胜一切……）” 采 访 的 最

后， 苏纪兰唱起了这首他深爱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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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子”苏纪兰
本报记者 陈佩珍

“乡愁” 台湾

“国 家 发 改 委 今 年 发 布 了 《全 国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十 三 五 ’ 发 展 规 划 》 ， 其 中 再 次
提 到 ， 目 前 ， 海 洋 经 济 不 可 持 续 的 发 展 方 式 仍 然 存 在 、 海 洋 生 态 存 在 退 化 等 问 题 。
但 实 际 上 ， 海 洋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海 洋 生 态 的 保 护 是 可 以 相 互 协 调 的 ， 应 该 让 更 多 人 了
解 和 关 注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 也 应 该 鼓 励 更 多 的 科 研 人 员 投 身 到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研 究 。 ”
在 日 前 举 行 的 第 二 届 中 国 海 洋 公 益 论 坛 上 ， 国 家 海 洋 局 第 二 海 洋 研 究 所 名 誉 所 长 苏
纪 兰 通 过 视 频 表 示 。

38 年前， 他放弃在美国的高薪待遇回到祖国。 38 年后， 82 岁高龄的他依旧坚持在中国
海洋研究岗位上。 他对记者说： “我对海洋有乐趣。 一个人做事情， 没有乐趣是无法做成功
的。 当然， 这里面可能还有爱国主义在指导我。”

2013 年，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研究院成立， 苏纪兰被聘为海洋研究院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来到苏纪兰在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的办公室， 布置简单， 一套桌椅、 一个书柜还有一张
接待来客的沙发。 刚做完报告的他虽然有些疲惫， 但一聊到海洋， 聊到这么些年跟海洋打交道
的故事， 他的精神就来了， 时不时还会大笑起来。

他告诉记者， 他最近在听 Linkin Park 的一首英文歌———《Waiting for the end》。
他说： “前些天， 我打开一个英文新闻网站， 看到这个乐队主唱去世了。 看完他的故事， 再听
这首歌， 能听出人生的起伏。 任何时候我都在吸收一些新文化， 但我不会刻意去寻找什么， 因
为有意义的事物太多了。”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 ， 都会受到一些人或事的影响 。
我的家庭教育， 年幼时我的亲戚、 老师对我的影响， 在美国
感受到的社会主义思想， 让我始终有一个回到中国的想法。”

西太平洋分委会成立半年后， 时任主席的日本科学家不幸
去世 。 海洋局又动员苏纪兰争取做主席 ， 当上升到国家荣誉
时， 苏纪兰便义无反顾了。

在今年举行的 “上海科协大讲坛暨科技前沿大师谈” 上， 苏纪兰院士做科普

演讲 “探秘海洋”， 并回答学生的提问。 本报记者 郑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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